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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榫卯作为传统木作器物的核心技艺，从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一直使用至今，是古代造物

技术的重大发明。这种精巧的接合形式，达到了工程技术与哲学的完美统一。其背后蕴含的传统造物观，

更是独特人文价值的彰显。具体体现在：“择木为材，制器尚象”的造物材质与方式；“开务成物，道器合一”

的造物技艺；“人为物本，物因人用”的造物理念；“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的造物境界等。在传统造物观

的基础上，以同途殊归理念为方法，从材质替换、技艺革新、意象转化三个维度对榫卯的现代演绎寻求突破，

为榫卯技艺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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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skil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ooden working, the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Hemudu period more than 7,000 years ago, and stands as a major invention of ancient technology. This 
exquisite form of joining achieves the perfect unity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making behind it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unique humanistic value. This is expressed in principles 
such as selecting appropriate materials and crafting in imitation of natural forms; aligning technique with the Dao 
to achieve harmony between moral principle and practical function; the idea that objects are rooted in human 
intention and serve human needs; and the pursuit of unity between yin and yang, and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making, and guided by the idea of “different paths leading to the 
same goal”, we seek breakthroughs in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mortise and tenon in three dimensions: material 
replacemen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mage transformation. These interpretations aim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ortise and ten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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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剡木入窍也；卯，以虚入盈也。[1]“榫卯”

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宋之前是以“枘凿”“凿

枘”作为书面语出现，其中枘指榫头、凿指卯眼。

榫卯是通过“穿、插、叠、拉”结构形式，将

榫头和卯眼巧妙契合，使木材连接起来的技艺，

多应用于古建筑、家具、舟车、工具等木作器

物之中，是我国传统木作的核心技艺。榫卯不

仅是古代工程科学技术水平的代表，因其内蕴

第 47 卷 第 9 期（总 325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47, No.9 (Serial No.325)
2025 年 9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September 2025



J D
 N

77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意象，更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符号和形象。然而现今研究多关注

榫卯的结构及其优化，以及榫卯在家具、建筑

中的创新性设计应用等，从造物视角审视榫卯

技艺则研究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认识榫卯技艺

的本体，不能从榫卯自身产生、发展、演变过

程的事实出发，理解榫卯技艺的深层内涵，而

持续忽视或强加附会其文化含义，不可避免会

出现种种片面性认识或误解，给榫卯未来发展

带来诸多问题。另外，从造物哲学的根本逻辑

出发，能够理解和把握榫卯的内在本质，掌握

榫卯的构成和运动的根本，更有利于榫卯在时

代中的转化与发展，协调变与不变之间的价值

关系，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

理性认识，把工程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

因此，从造物视角对榫卯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

要的。本文试图以榫卯的古今变化为线索，以

榫卯造物观为主题展开研究，为榫卯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参考，并在现代历

史背景之中，对榫卯造物观进行重新审视及以

新的视角进行现代诠释，为榫卯的传承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一、榫卯技艺的历史性演变

榫卯技艺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在距今

7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并应用于

建筑之中。1973 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目前

最早的榫卯结构建筑——干栏式建筑，现场清

理出带有榫头和卯口的构件几百件，包括燕尾

榫、梁头榫、柱脚榫等雏形，并发现了榫卯结

构的水井和木制工具。无独有偶，2004 年傅家

山遗址发现了制造技艺更为精巧的双榫槽板构

件。这些发现，标志着当时木作建筑技术的先

进与成就。此外，2020 年北阳平遗址发现了类

似榫卯结构的炭化木构件，无疑为榫卯的研究

和历史探寻提供了新的支撑。

随着青铜器的出现，木作技艺得到了广泛

发展，榫卯结构逐渐多样化，出现了银锭榫、

格肩榫、明暗榫等数十种形式，以满足不同木

材属性和审美的需求。另外，榫卯也开始作为

托物言志的对象，出现在文献之中。《楚辞》

中“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3]

《庄子》中“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4]，

p.386）等等。不仅体现了榫卯在当时的合理应

用，更展现了古代先民们的智慧与文化。

秦汉时期，以榫卯为主的木作建筑已发展

成完整体系。随着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榫卯

也愈来愈复杂多样，出现抬梁式、穿斗式等构

架结构，并多应用于大型皇宫建筑和陵墓之中。

另外，为了让木材与砖石巧妙结合，还发明了

榫卯弧形砖、企口砖等。这不仅是榫卯技艺发

展与创新的体现，还是当时砖瓦文化审美的体

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榫卯技艺有了更大的发

展，开始应用于园林建筑之中。随着佛教的盛

行，以佛教为主题的建筑迅速发展，“束腰”

于此时传入中国，被广泛应用于琳宫、梵宇等

等级较高的建筑物底座，后期被作为家具的重

要式样而使用。由此，不同形式的榫卯，开始

在直榫和燕尾榫的形式基础上不断演变，抱肩

榫就是其中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榫卯发展进入鼎盛期，形

成了以木结构为核心的建筑技术体系。榫卯之

间多采用贯通、穿插、搭接、咬合等形式，结

构更为精密且结实。这一时期的建筑，如山西

佛光寺大殿和镇国寺万佛殿采用七铺作斗拱，

天津独乐寺观音阁采用 24 种斗拱样式等，不仅

体现了当时榫卯技艺的高超，也说明了当时榫

卯设计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宋元时期，榫卯发展进入成熟期，家具的

造型与结构逐渐趋于完善，夹头榫、霸王枨、

抱肩榫等形式得到普遍应用。重建于北宋的宁

波保国寺，采用了中国最早以小拼大的四段合

瓜棱柱；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老、最

高大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斗拱由较小的方木

块和木枋组成，并根据不同结构需求而灵活变

化。另外，随着《营造法式》的刊发，榫卯结

构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榫卯”也开始作为

书面语出现在文献之中。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木作家具的辉煌期，

榫卯作为传统木作家具的核心，无论是技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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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器形都创造了奇迹。此时榫卯样式多达百余

种，常见的有燕尾榫、抱肩榫、龙凤榫、穿带榫、

套榫等。明代的天坛祈年殿和清代的故宫，都

是当时榫卯结构集大成之作，彰显着榫卯技艺

的辉煌。另外，在制造弓类兵器时，采用穿插

接榫结构将桑木与竹片连接，《天工开物》中

记载：“竹一条而角两接，桑弰则其末刻锲，以

受弦彄，其本则贯插接笋于竹丫，而光削一面

以贴角。”[5]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艺术审美的变

化，榫卯结构的建筑和家具已不再成为主流，

而是被更为坚固耐用的新材质、新技术所替代。

随着数控技术的加入，榫卯部件的加工和生产，

更具标准化与数字化。同时，为了方便机械化

生产，还出现了弧形的榫头、夹头明榫、齿形

榫等榫卯结构。

总而言之，榫卯技艺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

沉淀，不仅是中国工程技术的体现，更是“器

和器理世界”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哲

学体现，是工程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完美结晶。

二、榫卯技艺的传统造物观

2006 年，以榫卯技艺为核心的中国木结构

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榫卯不仅是木作

器物的联结工具，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

活载体。榫卯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更需要我们

掌握其底层逻辑，动态地看清榫卯蕴含的本质。

正如林世禺所说：“追求某种风格本身是没有问

题的，但需要建立在充分理解传统技术的特征

与潜力。”[6] 而榫卯背后的造物思想，正是其

根本之所在。

1. 择木为材，制器尚象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7]

中国人素来讲究顺应天时与地气的造物原则。

“木”源于自然，种类丰富，在造物过程中受自

然限制相对较小，易取用和加工，从古至今受

到中国人的崇尚，被广泛应用于造物之中。榫

卯作为木作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联结工具，自然

以木为材。榫卯依靠木自身特性而契合，具有

一定的可修复性。榫卯经过长时间使用，往往

会出现磨损、破损的现象，可对其进行修复或

更换。如果榫卯破损过于严重，无法发挥正常

功能，也可转化为生活燃料，以达到物尽其用。

另外，“木居少阳之位。春气和煦温柔。……故

木以温柔为体，曲直为性。”[8] 木在阴阳五行中

属阳，代表着春天与东方，象征着生命与生生

不息，其木性温柔而坚定、曲直有度。采用木

材料进行营造，既体现着中国人对阴阳五行的

重视，也体现着中国人与木道相契合的精神。

木作为造物原材料，受生长周期、时节、

气温、干湿度等时机的限制影响，“即使主体

采取同样的行动，但由于采取行动的时机不同，

同样行动所导致的后果也可能是大不相同，甚

至截然不同的。”（[9]，p.129）因此，在对其

进行造物活动时，需要根据不同时机下的木材

进行不同的尺寸设计，以保证木作的实用性。

如依据热胀冷缩原理制造榫卯，低温就留足缝

隙，高温就缩小缝隙，以规避构件因温度变化

而发生的形变。当然，“任何原材料都是物质，

一物有一物的本性”，（[9]，p.186）不同的木

材有着不同的木质属性，榫卯样式也会根据木

的纹理、材质、功能而有所不同，以最大限度

发挥木结构的特性。如对木材要求极高的透榫，

主要以红松、楠木、杉木为主；桦木、杨木可

以做凿眼，但不适合做榫等。此外，为了适应

当地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特征，不同地区

的榫卯样式往往也存在差别。如北方在建筑用

料上多为粗大，多靠榫卯之间的摩擦来固定；

而南方的构建较为精细、多样，需要使用关键

构件，用以固定榫卯的位置等。

榫卯技艺最早源于古人对古代仿生学原理

的 运 用，“ 以 制 器 者 尚 其 象 ”。（[10]，p.241）

河姆渡时期用于搭建房屋的榫卯结构，就是对

动物骨骼的模仿。作为榫卯技艺集大成的构件

斗拱，其样式如同野兽的脊柱，其功能也与脊

柱功能相似，各层榫卯之间相互咬合，起到承

接支撑、平衡稳定的作用。应县木塔内外共设

斗拱 54 种之多，在多次遭受大风、强地震的情

况下，其主体结构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千年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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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倒。还有被称为“万榫之母”的燕尾榫，

是对小燕子八字形后尾的模仿，使榫卯之间具

有超强抗拉力；十字卡腰榫又被称为马蜂腰，

是对马蜂腰部的模仿，用于圆形构建的联结等。

除了运用仿生原理外，古人还通过对周围事物

进行格物，将所得应用在榫卯的形式设计之中，

以满足不同木作结构之间的联结。如形似银锭

的银锭榫、榫头的肩部形似飘带的飘肩榫、形

似烟袋的烟袋锅榫、形似粽子角的粽角榫等。

这些榫卯的设计，既抽象又具象，不仅蕴含着

古代仿生学的原理，更是“制器尚象”造物方

式的体现。

2. 开务成物，道器合一

“ 形 而 上 者 谓 之 道， 形 而 下 者 谓 之 器 ”，

（[10]，p.245）“道”指无形的，抽象的，形而

上的思想或观念；“器”指有形的，具象的，形

而下的器物或事物。在中国古代造物活动中，

清晰地阐明了器与道之间的关系：器以载道，

物以传情。器不再止于器，而是道的载体，道

实现于器中，正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11]“道

和器的关系不但是指道和器物的关系，而且包

括了道和造器活动的关系、道和用器活动的关

系以及道和造器者、道和用器者的关系。”（[9]，

p.434）对工匠而言，他们不仅是器物的制造者，

还是道与技的践行者与体悟者，更是道与器之

间的联结者。榫卯作为木作建构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制造中若把控不到位，就会造成一定

缺陷，因此对匠人的技艺要求更高。匠人在制

造器物时，一方面需遵循自然之道，不违反原

材料的本性和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则追求天地

造化而非人为之道，开务成物，最终道器合一。

匠人造物从本质上就是自然与工艺的融合，以

实现器物“犹天地之造化”。[12]

古代一般没有图纸和榫卯制作的相关文

献，榫卯技艺主要表现为匠人自己大脑中的“心

像”（心里图像），[13] 在营造时完全靠经验，因

材施艺。所谓匠者知木，匠人根据原材料进行

榫卯样式的设计与选择、确定榫卯之间的宽窄

薄厚比例等，如软木一般采用榫大眼小，而硬

木需要松紧得宜。这些经验往往采用“相语以

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14] 的方式进行言传

身教。工匠们从小学艺，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经

验积累，获得全面且专业的技能，在实际操作

中得心应手、心手合一。

人 是 有 理 念 和 理 想 的 动 物， 人 不 但 有 近

期和长期的理想，而且有最高的理想。（[9]，

p.160）对于匠人来说，器物的精良和创新，就

是其最高理想。精良需要匠人潜心打造，精益

求精。创新需要匠人在已有的基础上根据需求

和材质特性进行演进。由此，随着匠人技艺的

不断精进，以“燕尾榫和直榫作为基本榫”，[15]

催生了榫卯样式的繁盛。有为增加结构抗压能

力而创造的夹头榫、霸王杖；有为增强结构抗

拉强度而创造的银锭榫、抱肩榫；还有为增大

结构抗弯能力的格肩榫，等等。“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6] 从木到单榫，再从

单榫到复合榫，最后从复合榫到榫卯系统，榫

卯样式不断发展、变化、创造，正是匠人不断

实践、创造的产物。匠人将全部心血注入其中，

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创造出的榫卯不仅是形而

下之器的表现，更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

理”（[4]，p.732）形而上之道的体现。榫卯工

艺之精确，扣合之严谨，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

可谓“技也而进乎道矣”，[17] 正是“开务成物，

道器合一”的最佳诠释。

3. 人为物本，物因人用

“人为物本，物因人而用”[18] 是元代王祯

提出的造物观点，强调人在人与物关系中起主

导作用。要特别注意的是：“物”在这里主要指

人造物、人工物，也就是“器”。造物是“使

用一定的材料，为一定的使用目的而制成的物

体和物品，它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需要而进

行的物质生产。”[19] 从来源和形成看，人工物

是人有目的设计和有目的造物活动的产物，属

于人为之物；从发生社会价值看，人工物是没

有意志的，是受到人的控制而为人服务的，属

于为人之物。

李伯聪从哲学角度将这种人工物称之为

“半自在之物”，[20] 并提出“我造物故我在”“我

用物故我在”的工程哲学命题，认为：“人不

但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更是造物和用物的主

体。”（[9]，p.28）从工程哲学角度，造物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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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利用“人工物”为人类谋福祉，满足人的

需求。总之，造物的本质是为人所用，人工物

也会根据人的需求而不断改善和升级，最终为

人所用。

榫卯的产生，最早是满足人们安居乐业的

需求，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器物，用

于房屋的建造、家具的拼接、桥梁的搭建、工

具的生产等，榫卯的样式较为简单、加工也较

为粗糙。随着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人们的需求

也随之升级和衍生出新的需求，开始追求审美

与精神上的满足。榫卯样式逐渐多样化、复杂化，

做工也更为精细，并且延伸到工艺品领域，榫

卯逐渐具有欣赏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精神价值。

另外，任何造物活动都是植根于特定文化

背景之上的。中国人非常重视“和合”，以男

女双方组建的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夫妻恩爱、

家庭和睦，社会才会和谐。榫卯是集传统哲学、

力学、生态学、仿生学和美学为一体，创造出

的“和合”木质器物，素有“榫卯万年牢”之

美称。人们在木构建筑、家具上采用榫卯构件，

以寄托对和合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亦体现

“人为物本，物为人用”的造物思想。

4. 阴阳和合，天人合一

“一阴一阳之谓道”，（[10]，p.236）阴阳

的对立分别与相互作用，成为宇宙存在和变

化的普遍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16]“阴阳合和而万物生”[21] 等。从宇宙

生成角度，“阴阳和合”是万物之所以发生的

可能条件；从人道角度，“阴阳和合”是一种价

值取向，具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

系两个维度展开。抛却迷信色彩，中国传统造

物的最高境界莫过于“阴阳和合，天人合一”。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22] 一切事物都具

有阴、阳对立的两面。对于同一榫卯来说，榫

与卯就是相互对立的两面。榫为盈，卯为虚；

榫为凸，卯为凹；榫为阳，卯为阴。榫卯之间

虽然相互对立，但又相互依存。榫离开卯不能

单独存在，卯离开榫亦不能单独存在。两者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榫卯之间相互对立、

依存，两者才会相互制约，“夫阴之所求者阳也，

阳之所求者阴也”，（[10]，p.269）张紧与松脱

的作用相互抵消，达到以制为衡。

对于单个榫卯来说，以榫所呈现的形体契

合卯所承受的样态，两者分毫无差才能紧密相

连。而让两者分毫无差的过程，就是阴阳调和

的过程。“阴阳合德”，（[10]，p.251）阴阳之

间相互交流，协调平衡，最终达到和合状态。

所谓和合并不是消除榫卯之间的差别，简单的

趋于相同，而是在差异中找到“和”的平衡点，

实现多样化的和合统一，让两者更好的契合，

以提高榫卯结构的稳定性。榫卯之间，如果松

弛，就会发生摇晃；如果过紧，就会挤压开裂。

只有适中，无过犹不及，松脱与张紧才会相互

抵消，达到内在的动态和合，这其中亦蕴含着

中庸之道。对于含有多个榫卯构件的结构来说，

每根木材上的榫卯并非单独存在，可能会出现

多个榫卯节点需要互相咬合联结。为了找到新

的平衡点，且不破坏其他榫的位置，咬合榫就

会切除一部分进行让榫。如格角榫、大进小出

榫、两横枨出榫等，也被称为谦让榫。这种揖

让原则，亦是和合思想的体现。

榫卯在木作中采用阴阳相依、凹凸相扣、

虚实结合的契合方式，无需借助外力，通过内

部的自然圆融，将不同构件自然而然地连接起

来，具有生态技术的特点。这种契合方式只是

改变了材质的局部形态，并未对整体木作的外

观形态造成影响。通过内部的圆融，达到外观

的浑然一体、自然和谐，给人以本然之美的审

美体验。《太平广记》中记载“将解一木。其

间疑有铁石。锯不可入……木文有二马形。一

黑一赤。相啮。”[23]“二马形”指榫与卯，说

明每一个榫卯结构扣合严谨，都是一个浑然天

成的和合世界，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正是这

种巧妙严谨、浑然天成的契合，诠释着“天地

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p.85）的

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的造物境界。

三、榫卯的现代演绎与发展

榫卯作为一种常用木结构连接方式，大到

木结构建筑，小到木制家具，都能看到榫卯的

影子。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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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以及消费者审美趋向的变化，榫卯技艺正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项传统工艺一旦丧

失其赖以生存的艺术源泉，它就离消亡或进‘博

物馆’的日子不远了。”[24] 榫卯要想走出现代

发展困境，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需寻找破

解方法。李伯聪在《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

故我在》一书中提到了“同途殊归”理念，但

并未对其进行论述。在其专文《论“同途殊归”》

中，从哲学角度对同途殊归进行了详细分析和

论述，将同途殊归“视为一个哲学方法论原则，

一种以对‘原典’或‘文本’进行创造性新解

释为主要特征的哲学研究方法”。[25] 也就是说

哲学在实现突破时，是从本体出发创造性看问

题，是在根本上寻求突破。同途殊归作为方法

在哲学中具有突破意义，在工程哲学中同样具

有重要意义。工程就是造物，造物的本体就是

造物观，造物要想寻求突破，就需要对其造物

观进行创造性解释。也就是在不改变造物理念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造物，达到变与不变的

辩证统一。因此，以同途殊归为方法，为榫卯

的现代演绎寻求突破，让榫卯以崭新的面貌和

丰富的内涵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尽显其经久

不衰的独特魅力。

1. 多元材质的替换

榫卯一般以天然木材作为原材料，纹理清

晰，色泽自然，易于加工，制成家具结实耐用，

但也存在易开裂、变形等缺点。另外，全球森

林可采用资源日趋减少，木材资源短缺，如果

一味地使用实木材质，市场的接受面也会降低。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控制木材的使用。

通过对榫卯结构形式的改良，以减少木材

的使用。如格角榫不出榫头；压条榫不受力部

分，用钉结合代替等。在传统结构的基础上进

行改良，虽然视觉上有了区别，但本质上是对

榫卯技艺的延续与发展。使用的材质依旧是木

材，只是在具体的结构上发生变化。只不过这

时的榫卯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结构属性的榫卯，

而是观念形态上的榫卯。

除了改变一些榫卯的结构形式外，还可以

对榫卯的材质进行替换。在传统造物原理基础

上，用“人工的”原材料替代“天生的”原材料，

如仿实木、塑料、五金等现代复合材料，进行

融合创新设计。当然，用现代材质会破坏榫卯

的传统造物意味，但其也发挥了现代多元材质

的本身优势，增强了器物的结构稳定性，趣味

性与精彩性也随之增加。

2. 现代技术的革新

“人类不是赤手空拳来‘对付’原材料的；

在生产过程中，人是使用工具来‘对付’原

材料的”。（[9]，p.188）因此，同途殊归“不

但可以表现在原料上而且表现在机器方面”。

（[9]，p.195）现代社会是一个机器社会，在工

业化生产环境下，开始实行标准化生产，为了

统一结构和尺寸，机械设备逐渐代替传统加工

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榫卯结构的标准化

演变。为了便于加工，缩短周期，提高效率，

传统榫卯结构有的继续被沿用，有的被简化或

取代，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结构形式。如在原有

穿带榫结构基础上，将梯形榫的两端变得一样

宽；相对复杂、走刀次数多的夹头榫、插肩榫

等结构，逐渐被直角榫、格角榫所取代；新生

的椭圆榫用来代替方形榫眼，避免方形钻头的

磨损和劈裂木材等。虽然传统榫卯的结构发生

了改变，但榫卯之间的精密度、契合度以及生

产效率有所增加。

“通过机器的中介作用，人不但可以在实

现目的时获得在数量上放大的效应，更重要的

是通过机器的中介作用可以形成‘新质’——

人类的许多目的是只有通过机器中介的作用才

能 实 现 的。”（[9]，p.192） 随 着 科 技 的 发 展，

3D 打印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能够打印出复杂

且精密的结构。那些不便于批量生产的榫卯结

构，如夹头榫、插肩榫、钩挂榫等，可以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榫卯模型，便于榫卯的学

习、理解与传承。还可以利用AR虚拟现实技术，

以虚拟方式再现榫卯的制作过程，身临其境感

受榫卯的造物智慧。

3. 文化意象的转化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多元化持

续推进，文化这一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在一

定程度上，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建立在

器物文化的基础上。榫卯作为中国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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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仅是传统手工

技艺的一项重大发明，还是中国古人与匠人的

智慧结晶，更是中华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榫卯不再仅仅是解决连接问题的技艺，

更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

之一。

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

富，人们的生活需求与审美活动也发生了改变。

现代的榫卯建筑、榫卯家具，将传统榫卯技艺

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思

维赋予榫卯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时代意

义。如明清时期家具往往采用暗榫，以保证家

具的美观，而现代榫卯家具会采用透榫，对透

出来的部分进行雕刻或装饰，以增加家具的立

体感与艺术感。

总之，榫卯技艺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

既是生活、生产的物质载体，也是文化、艺术

的精神载体，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中

国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瑰宝，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与价值。重新审视榫卯造物观念，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0]，p.84）同途殊归，格物致新，才能再创

新、再发展，为榫卯的现代演绎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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